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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方言德麥陌二開口韻元音的高化裂化及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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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通過對西北地區唐宋、明清和現代三個階段的方言材料分析，發現唐宋西北方言德、陌二、

麥已混同，主元音為 [e]，少數由 [e]高化為 [i]，與職、昔、錫混同，西夏時期，這些元音
高化到頂後開始裂化，音變表達式是 e>i>iə>ie；明清蘭銀官話、現代晉語是這種音變的繼
續和發展。從音變的同一性和差異性看，西北方言的這一特點是同源性質，不是接觸趨同。

西北方言的這種音變在中原官話的侵襲下逐漸退守，如今僅局限在晉語、蘭銀官話中，以

唇音字為多，呈現衰減的態勢。合口字不參與這種音變，陽聲韻與入聲韻的音變發展不

同步。

關鍵詞

德麥陌二開口字，高化和裂化，西北方言，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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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從語言地理看，唐宋時期以漢語為中心的西北地區西起敦煌，東達陝甘寧晉，羅

常培（2012）、柯蔚南（2018: 6–7）等稱這些地區的漢語為西北方言。西北方言的地
域廣闊，內部存在差異，但一致性較高，如高峰、王美玲（2023: 120）發現“陝北晉
語、山西晉語、秦隴片方言的一些共同特點，多屬於同源性質，不宜分析為接觸所致

的趨同結果”。西北方言中，德、麥、陌二開口字合併，主元音出現高化、裂化的現象，

在很多地區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是接觸趨同還是同源音變？今勾稽唐宋、明清和現

代三個階段的方言材料，並分析其中反映的語音現象，再比較這三個階段的語音變化，

最後討論合口字不參與音變、陽聲韻與入聲韻的音變不同步、蘭銀官話的外來影響及

方言中的類型特徵等相關問題。

2. 唐宋西北方言德麥陌二開口的高化、裂化已發生

曾梗攝洪音入聲下轄德、麥、陌二三韻，其開口字元音的高化、裂化主要出現在

對音等材料中，1表現在德、麥、陌二與三等韻字的混淆上。

2.1. 敦煌吐蕃的漢藏對音

從敦煌《千字文》《大乘中宗見解》《阿彌陀經》《金剛經》殘卷的藏漢對音看，

西北方言中德、陌二、麥、職、昔、錫開口的元音均為前高元音，即德、陌二、麥 [eg/
ig]，職、昔、錫 [ig]（羅常培  2012: 83–85），見表 1。從 18種敦煌吐蕃的漢藏對音
材料看，也基本如此，德韻字如“刻 [kheg]得 [tig]”、麥韻字如“隔 [keg]策 [tɕheg]”、
陌二韻字如“宅 [dʑeg]百 [pig]”、職韻字“極 [khig]力 [lig]”、昔韻字“赤 [tɕhig]積
[tsig]”、錫韻字“赤 [tɕhig]積 [tsig]”（周季文、謝後芳  2006: 81–150）。

表 1  敦煌殘卷德麥陌二昔錫職在漢藏對音中的韻母轉寫
2

入聲 德 陌開二 麥 職 昔 錫 陌合二

韻母轉寫 eg/ig ig weg

1 唐代，德陌二麥與昔錫職（還包括止攝）的互注材料還有音注、押韻等。音注如“【手搦】下

儜擿反。顧野王云：搦猶捉也”（慧琳音義卷 90，徐時儀校注  2008: 2063）。儜擿，娘昔。搦《廣
韻》女白切，娘陌二，義“捉搦”；押韻如“猗與昭儀，承徽麗則，淑質有裕，貞姿不忒。珠暉

映彩，瓊葩麗色，柳雪飄詞，椒花練試”（佚名  2001: 257/12）。韻腳字：則德忒德色職試志。其中，

墓志、敦煌俗文學的押韻材料較多。因認定的標準及材料反映的語音性質存爭議，略。
2 德韻在《千字文》對 [eg]，在《大乘中宗見解》《阿彌陀經》《金剛經》對 [ig]；陌二在《千字文》

對 [eg]，在《大乘中宗見解》對 [ig]和 [eg]，在《金剛經》對 [ig]；職韻在《千字文》對 [ig]；在
《大乘中宗見解》主要對 [eg]，少數對 [ig]；在《阿彌陀經》《金剛經》對 [ig]。



3532026年1月　第105卷  第1期
January 2026　Volume 105  Number 1

德、陌二、麥與職、昔、錫在漢藏對音中大體能分，少數發生了混淆。如“即、

則 [tɕig]”“宅、擇、寂 [dʑeg]”“的、嫡、得、德 [ti̥g]”“百、逼 [pi̥g]”“積、即、
則、嫉、赤 [tsig]”“稷、寂、賊 [tshig]”“錫、息、塞 [sig]”。

2.2. 《掌中珠》的夏漢對音

《番漢合時掌中珠》（1190年）中有漢字對西夏字的注音（簡稱漢字注音）、西
夏字對漢字的注音（簡稱西夏字注音）等。通過對兩種注音材料的分析，李範文（1994: 
309–312）將德、麥、陌二的開口擬為 [eʔ]，昔、錫、陌三、職、質的開口擬為 [iʔ]；龔
煌城（2004: 352–358, 365–367）的構擬中，德、麥、陌二開口擬為 [e]，昔、錫、陌三、

職、質開口擬為 [i]。但從表 2–表 4看，德、麥、陌二的開口對音最多的是 [i]，德、
麥、陌二與昔、錫、職存在大量的交叉。對 [u (ʉ)]及相關形式的原因是西北方言止、
遇攝有相混的現象。

表 2  《掌中珠》對音中德開一的韻母分佈

45個漢字注音
韻母 i (ɨ) ǐə ui ue ʉ uə ǐe əu ǐu
字數 10 7 6 2 4 2 4 3 2

7個西夏字注音
韻母 er ei əi ǐəu u əu ɔ uə ui
字數 2 1 1 1 2 1 1 2 1

表 3  《掌中珠》對音中陌開二的韻母分佈

10個漢字注音 5個西夏字注音
韻母 i (ɨ) e ʉ ə ǐə i ʉ a ǐə
字數 5 2 1 1 1 2 1 1 1

表 4  《掌中珠》對音中麥開二的韻母分佈

13個漢字注音 西夏字注音
韻母 i (ɨ) e ei ǐə ʉ er ǐɛ əu e
字數 5 1 1 2 1 1 1 1 1

西夏文用緊喉音表示塞尾。從對音看，德、麥、陌二、職、昔、錫的 [-k]尾大部
分已消失，小部分弱化趨同變為 [-ʔ]。因看待德、麥、陌二塞尾的角度不同，李範文

（1994: 309–312）構擬喉塞尾，龔煌城（2004: 352–358, 365–367）變為開音節。德、麥、
陌二的韻腹在唐五代漢藏對音裏為前高元音，而在《掌中珠》的對音中少數高位到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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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裂化，如龔煌城（2004: 365–367）在麥、陌二的擬音中增加了介音 [i-]，音變表達
式是 e > i > iə > ie。總的來看，裂化現象不太普遍，裂化音變未完成。

2.3. 小結

通過對音發現，唐五代西北方言德、陌二、麥的主元音為 [e]，其中一些由 [e]
高化為 [i]，就與職、昔、錫、質混同；西夏時期，一些元音高化到頂後開始裂化，
e > i > iə > ie。這種裂化被稱為後顯裂化，朱曉農（2004: 440）認為“至於高元音後裂
化，即增生一個後滑音，是由於調音器官回復發音初始狀態造成的”。從音變的進程

看，德、陌二、麥的混併是基礎，高化是過程，裂化是結果。

3. 德麥陌二開口高化、裂化在明清西北方言中的繼續

河東賈存仁的《等韻精要》是在乾隆乙未年（1775）刊刻的一部韻書，竺家寧
（1996: 48）認為它“基本上反映了 18世紀的北方官話，但多少也受賈氏自己母語——
晉方言的影響”。《等韻精要》中德韻字“則塞墄”歸獅韻開口呼，李新魁（1983: 
372）將其韻母構擬為 [ï]；3麥陌二字“冊摘索”

4歸蛇韻齊齒呼，5李新魁（1983: 372）
將其韻母構擬為 [ie]。賈存仁區分德與麥陌二，顯然按照官話來編排韻書，但反映了德

麥陌二的開口舌齒音字讀齊齒呼的現象。
6與之相比，明清的河西寶卷受官話的束縛少，

直接反映德、麥、陌二的唇音字讀齊齒呼的現象。

河西寶卷是在唐變文、俗講以及宋說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一種民間吟唱的、盛

行於明清的俗文學載體，或稱“寶懺”“寶經”“寶傳”“因果”等，主要通行在武

威、張掖和酒泉的 20多個縣市。現存河西寶卷已刊佈 110種，未刊佈 100種（朱瑜章  
2015: 78）。徐朝東（2020）通過對《河西寶卷選》《河西寶卷續選》《酒泉寶卷》
《河西寶卷真本校注》收錄的寶卷系聯韻腳字、分析別字的代用，認為寶卷反映的語

音現象屬蘭銀官話。河西寶卷中的一些別字異文，如“別”代替“白”，雷漢卿（2002: 
249–250）認為“白”讀 [pie]。7

3 賈存仁將德韻牙喉舌音來母的“北踣墨得忒勒刻黑”歸獅韻開口，余躍龍（2024: 220）構擬這些
字的韻母為 [ə]，與李新魁的 [ï]不同。賈存仁將獅韻與蛇韻分開，余躍龍的構擬有將獅韻和蛇韻
混同的嫌疑，李新魁的 [ï]更好。

4 余躍龍（2024: 201）認為索字“收入蛇韻的顯然山責切的音”。
5 賈存仁將“白拍陌客赫額”等字歸入蛇韻開口呼，沒有 [i]介音，應是按照官話來歸類的。
6 [i]的高位出頂為 [ɿ][ʅ]。從李新魁的構擬 [ï]看，獅韻開口與齒音相拼的音值為 [ɿ][ʅ]。從音變看，
它來源於齊齒呼，就暫將歸為齊齒呼。

7 雷氏文中未曾論證“白”讀 [pie]而非“別”讀“白”[pai]的觀點，大概因為河西寶卷是地方材料，
所以是“白”讀 [pie]，有循環論證的嫌疑。在河西寶卷的別字異文中，僅見“白”被“別”代替，
未見“別”被“白”代替，因此從替代的方向看，“白”讀 [pie]的可能性更高，就引用雷文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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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別（白）羊河，修佛橋，我有心願。”“來到了，別（白）羊河，選吉造
橋。”“浩蕩蕩，來到了，別（白）羊河邊。”（《昭君和北番寶卷》，方

步和  1992: 294, 295, 298）
(2) “把樓房，別（白）拆去，一場皆空。”（《仙姑寶卷 ·仙姑救單氏母子第

十一品》，方步和  1992: 49）
(3) “輪到我的兒女，所剩無幾，可不能別（白）辛苦一世。”（《繼母狠寶卷》，

方步和  1992: 169）

民國的河西方言志有德、麥、陌二的唇音字讀齊齒呼的記載。如“白濁入伯清入北清入

剖清上別清入或濁入（概讀別）”“麥 -k墨 -k默 -k滅 -t（概讀滅）”（《甘寧青方言錄 ·張掖
方言》，民國線裝抄本，甘肅省政府印刷局制印）、“呼百為別，皆土音也”（《民國敦

煌鄉土志》，曹小雲、曹嫄輯校  2021: 7173）。

張掖、肅南、臨澤、高台、民樂德麥陌二開口讀齊齒呼的現象較普遍，而玉門、

金塔、安西、皋蘭、紅古、蘭州、榆中僅少數字有這一特徵（張建軍  2015）。嘉靖三
年（1524）閉嘉峪關，將瓜、沙州的民戶遷入關內。清代的主要威脅不是西北，不必
閉嘉峪關，大量的山西移民走西口到河西走廊，“‘河西寶卷’反映的是明清以來的

河西方言特點，也與山西省明清以後向甘寧青地區大量移民的事實相互印證”（邢向

東、張建軍  2022: 930）。洪武五年（1372），盡徙寧夏居民到長安，九年（1376）立
寧夏衛，遷五方之人實之，民間口碑稱其先民多來自洪洞縣大槐樹。因此，蘭銀官話

的德陌二麥韻讀齊齒呼與山西移民有關，“是明清以來山西為主的晉語區向蘭銀官話

區持續移民的結果”（邢向東、張建軍  2022: 929）。

4. 德麥陌二開口高化、裂化在現代西北方言中的發展

現代西北方言中，德、陌二、麥開口讀齊齒呼，以唇音為多，這種現象主要分佈

在晉語、蘭銀官話及其延伸區中。

4.1. 晉語

最早描寫這種現象的是高本漢（2003: 711–713），他的方言調查點有歸化（呼和浩
特）、大同、太原、興縣、太穀、文水。較早分析的是橋本萬太郎（1982: 24–25），“我
們發現一個更為有趣的事實。這就是 -i-介音只莫名其妙地出現晉語的一等和二等的入
聲字音中。”“在現代北方話諸方言裏，只在那些晉語中帶有非齶音聲母的入聲字包

含著 -i-介音。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晉語中的舒聲字沒有 -i-介音這個事實。那些古代 -c尾
音變成了 -i音的秦方言的入聲字裏，也找不到 -i-今音的痕跡，當然更不用說舒聲了。”
侯精一（1999a）進一步提出德、麥、陌二的唇音字讀齊齒呼是晉語的區別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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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王洪君（1990），侯精一、溫端政主編（1993），侯精一主編（2002），高本
漢（2003）等研究，德、麥、陌二開口唇音字讀齊齒呼地跨山西、河北、陝西、內蒙

古，見表 5，其中“-”表示該方言無這個字的白讀。

表 5  晉語德麥陌二開口讀齊齒呼的舉例（侯精一主編  2002: 46）

北德 墨德 伯陌二 迫陌二 掰 8 麥

太原 pieʔ mieʔ pieʔ phieʔ pieʔ mieʔ
長治 pəʔ miəʔ piəʔ phiəʔ piəʔ miəʔ
臨縣 piəʔ miəʔ piɑʔ phiɑʔ piɑʔ miɑʔ
大同 piəʔ miəʔ piaʔ phiaʔ pa/piaʔ 9 miaʔ
盂縣 piϫʔ miϫʔ piʌʔ phiʌʔ - miʌʔ
張家口 piɐʔ miɐʔ pɐʔ phiɐʔ piɐʔ miɐʔ
邯鄲 pieʔ mieʔ piʌʔ phiʌʔ - miʌʔ
吳堡 piəʔ - piəʔ phiəʔ piəʔ miəʔ
綏德 pie miəʔ pie phie pie mie
呼和浩特 piəʔ miəʔ piaʔ phiaʔ piaʔ miaʔ
臨河（內蒙） piɛʔ - piɛʔ phiɛʔ piɛʔ miɛʔ

山西晉語德麥陌二的開口字讀齊齒呼主要是幫組，其次是精組、端組、來母（見

表 6）和見組，如“客”并州片的孝義 [tɕhiaʔ]、呂梁片的嵐縣 [tɕhieʔ]、五台片的忻州
[tɕhiɛʔ]（沈明  2022: 10–15）。山西的晉語除上黨片、汾河片外大多讀開口呼（個別方
言有齊齒呼）外，其餘基本讀齊齒呼；陝北的晉語除志延片受關中方言的影響讀開口

呼外，其餘基本讀齊齒呼。

表 6  山西方言曾開一入聲白讀齊齒呼的分佈（韓沛玲  2012: 146）

片 并州 離石 五台 大同 陽泉 長治

點 文水 清徐 盂縣 臨縣 離石 五台 忻州 原平 大同 陽泉 長治 沁縣

北 piǝʔ piǝʔ piϫʔ piǝʔ piǝʔ piǝʔ piǝʔ - piǝʔ pia piǝʔ piǝ
墨 miǝʔ miǝʔ miϫʔ miǝʔ mie miǝʔ miǝʔ miϫʔ - mi miǝʔ miǝ
塞 - sǝʔ ɕiϫʔ - ɕiǝʔ ɕiǝʔ ɕiǝʔ ɕiϫʔ - ɕia sǝʔ -
德 tiǝʔ - - - - tiǝʔ tiǝʔ tiϫʔ tiǝʔ tia - -
肋 - - - - - luǝʔ liǝʔ liϫʔ - - liǝʔ -

8 “掰”在“分開”義上同“擘”。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編《方言調查字表》（1981: 71）將“擘”
列為麥韻字。

9 大同讀 [pa]多，讀 [pia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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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甘青寧方言

寧夏德麥陌二開口唇音字讀齊齒呼主要集中在蘭銀官話銀吳片的石嘴山、陶樂、

平羅、賀蘭、銀川、永寧、青銅峽、靈武、鹽池、吳忠、中寧、中衛等（高葆泰、林

濤  1993: 40；林濤  2012: 27–28；張燕來  2014: 94–99）。

甘肅德麥陌二開口唇音字讀齊齒呼主要集中在蘭銀官話的河西片和金城片，河

西片有張掖的山丹、甘州、肅南、臨澤、高台，酒泉的金塔、玉門、瓜州等地（張

建軍  2015）。金城片主要集中在永登，蘭州只有個別字，如“拍 [phiϫ]”（張燕來  
2014: 97）。

據張建軍（2009: 92–94）的研究，青海德麥陌二開口唇音字讀齊齒呼主要集中在

湟水河流域的樂都和民和。

除唇音外，一些方言點還擴展到端組、見組和來母。如永登話“格客革隔核”的

韻母 [iə]、鹽池話“德道～ [tia13]肋～巴 [lia13]”（張燕來  2014: 97–102），樂都話“得 [tiᴇ]
特 [thiᴇ]肋 [liᴇ]”（張建軍  2009: 88）。

表 7  甘青寧方言德麥陌二讀齊齒呼的舉例
10

北 墨 白 麥

甘肅

永登 piə miə piə miə
山丹 piʌ/pei miʌ piʌ/pei miʌ
民樂洪水 piʌ/pei miʌ piʌ/pei miʌ
甘州 piʌ/pei miʌ piʌ/pei miʌ
肅南 piʌ/pei miʌ piʌ/pei miʌ
臨澤 piʌ/pei miʌ piʌ/pei miʌ
高台 piʌ/pei miʌ piʌ/pei miʌ
張掖 piə miə piə miə

寧夏

中衛 pia/pei mia phia mia
中寧 pia mia pia mia
吳忠 pia mia pia mia
銀川 pia mia pia mia
平羅 pia/pei mia/mə pia mia
鹽池 pia mia pia mia

青海
樂都 piᴇ mei piᴇ miᴇ
民和 piᴇ miᴇ piᴇ miᴇ

10 材料來自張安生（1992），周磊（2005），張建軍（2009: 92–94），林濤（2012: 27–28），張燕
來（2014: 94–99），張建軍（2015），邢向東、張建軍（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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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不同的是，西北中原官話除隴中片的樂都、民和外，其餘德麥陌二的韻母為

［ei］，見表 8。今西北除中原官話外，在晉冀蒙地區，德麥陌二的開口讀齊齒呼以晉

為中心，向外擴展；在甘青寧地區，德麥陌二開口唇音字讀齊齒呼主要分佈在黃河沿

岸地區和遠離黃河的河西走廊。

表 8  西北中原官話德麥陌二讀 [ei]的舉例 11

北 墨 白 麥

關中片

西安 pei mei pei mei
銅川 pei mei pei mei

渭南臨渭區 pei mei pei mei

秦隴片

寶雞 pei mei pei mei
漢中漢台區 pei mei pei mei
岐山 pǝi mǝi pǝi mǝi

寧夏南部方言

固原原州區（秦隴片） pei mei pei mei
隆德（隴中片） pei mei pei mei
涇源（關中片） pei mei pei mei

隴中片

天水 pei mei pei mei
秦安 pei mei pei mei
臨洮 pei mei pei mɛ

南疆片 焉耆 pei mei pei mei

4.3. 鄰近地區

陝鄂交界地中，陝西白河、紫陽（柯西鋼  2018: 74–76），湖北鄖西、鄖縣、房縣、
竹山、襄樊（郭麗  2008）的德麥陌二開口唇音字在日常口語交談中大多帶 [i]介音，而
在較正式的場合中不帶 [i]介音。陝鄂交界地是西北移民沿漢水進入荊襄的通道之一，
至南宋時，鄂西北的均州（今丹江口）“民多秦音”，房州（今房縣）“語音勁正

西帶秦”（郭麗  2008: 34）。據魯西奇（2000: 405–418）的研究，明代的荊襄流民以
鄂西北最為集中，這些移民主要來自陝西、山西等地。柯西鋼（2018: 75–76）認為“鄂
西北地區方言中這種德陌麥韻開口一二等幫端泥組帶介音 [i]的現象與晉語的影響密不
可分”。

11 關中片、秦隴片、隴中片（不包括秦安）的材料來自劉俐李（1988），王軍虎（1995），張文軒、
鄧文靖（2008），張文軒、鄧文靖（2009），郭子直、孫立新（2012），孫立新（2016），田
曉榮（2016），孫立新（2021），任永輝（2022）；寧夏固原、隆德、涇源和甘肅秦安方言來
自張秋紅（2021: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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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漢江上游德麥陌二開口讀齊齒呼的舉例（柯西鋼  2018: 73–76；郭麗  2008）

北 特 拍 麥

白河茅坪 pɛ thɛ phɛ miɛ
紫陽城關 pᴇ thiᴇ phiᴇ miᴇ
鄖西城關 piᴇ thiᴇ phiᴇ miᴇ
鄖縣 pie thie phe mie
房縣 pɛ thiɛ phɛ miɛ
竹山 pɛ thiɛ phɛ miɛ
襄樊 pe thie phe mie

4.4. 小結

現代西北方言中，德、陌二、麥的開口讀齊齒呼，其絕大多數的聲母在幫組，與《等

韻精要》相比，精、莊組聲母很少 12或不再參與音變，音類的範圍在縮小，但音變均

表現為裂化，發展到音變鏈的末端。這種裂化音變的現象主要集中在晉語和蘭銀官話

中，而西北的中原官話已消失殆盡，但隨著秦晉移民沿漢江進入鄂西北，秦晉移民的

語音特點擴展到西南官話、江淮官話的部分地區中。13

5. 西北方言三個階段的同一性與差異性

在德、陌二、麥的合併上，唐宋西北方言、明清蘭銀官話和現代晉語基本一致，

但具體階段的音變表徵不同。德陌二麥的元音唐五代主要為 [e][i]類，西夏主要為 [i]
[ie][e]類，明清晉語、河西方言主要為 [ie]類，現代晉語、蘭銀官話主要為 [ie]類。
e > i > iə > ie，元音先高化再裂化，音變一脈相承，就贊同“這一現象（曾梗攝的入聲
唇音字讀齊齒呼）很可能是古老西北方言的底層特徵”（張建軍  2015: 59）的觀點。

在元音的高化、裂化上，現代晉語在音變的範圍上出現差異。德、陌二、麥的開

口字已出現不帶 [i]介音的現象，如“中區陽泉片、東南區長治片梗開二入聲、曾開一
入聲韻有 i介音韻，梗開二舒聲不帶介音；南區汾河片梗開二舒聲韻、入聲韻讀 i介音

12 端組、來母、見組也很少參與音變。因《等韻精要》獅韻、蛇韻字的聲母主要是舌齒音，就將精、
莊組來比較。另，章組只拼三等，不與德陌二麥相拼。

13 《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
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編  2012: 13）將陝鄂交界地的白河（部分）、鄖西、鄖縣、張
灣區、丹江口歸為西南官話湖廣片，但同時指出：“湖北省的竹山、竹溪兩縣，陝西省商洛市的

柞水、鎮安、商南、丹鳳、山陽，安康市轄區、旬陽、平利、白河等 9縣市的部分鄉鎮也說江淮
官話，人口約 18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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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曾開一入聲韻不讀 i介音韻”（韓沛玲  2012: 146–148）；德、陌二、麥的開口讀

齊齒呼主要凸顯在唇音字中，牙喉齒音字較少（沈明  2022: 10–15）。14音變差異的成

因主要是官話的覆蓋，但唇音字需單獨解釋。在音變衰減的態勢下，唇音字讀齊齒呼

凸顯出來，原因與高頻使用、鏈移音變等有關。“北墨麥”等常用字高頻使用，拒絕

被官話覆蓋。唇音與三等韻相拼，除重紐外，均變為唇齒擦音而丟失 [i]介音，這導致
唇音讀齊齒呼的音節數變少，音系的空位增多，曾梗攝的開口洪音變齊齒呼就填補進

來，彌補了空位的缺失。

總之，西北方言德、陌二、麥的開口讀齊齒呼曾廣為分佈，後在中原官話等的侵

襲下逐漸退守，如今僅局限在晉語、蘭銀官話中，以唇音字為多，音變呈現衰減的態

勢；但音類範圍的縮小和地理區域的差異不是音變性質的決定因素，因此從音變的同

一性和差異性看，這一特點是同源性質，不是接觸趨同。

6. 相關語音問題的討論

6.1. 合口字不參與變異的原因

在歷史文獻和現代方言中基本未發現德、陌二、麥的合口洪音字讀齊齒呼的現象，

這表明合口字不參與這種音變。原因合口介音是後元音，阻礙後接元音的前化變 [i]，
因此曾梗攝洪音在合口前不讀齊齒呼。

6.2. 陽聲韻與入聲韻音變的發展不同步

唐宋時期，與入聲相配的陽聲韻字也參與這種音變。“登”在《大乘中宗見解》

《阿彌陀經》《金剛經》的藏漢對音中，“耕、庚二”在《阿彌陀經》的藏漢對音中，

均有高化的現象（羅常培  2012: 80）；“登、庚二、耕”在《掌中珠》的夏漢對音中

有裂化的現象（李範文  1994: 309–312）。陽聲韻與入聲韻的音變均在對音中有反映，
但受材料的限制，不能決定它們的音變是否均衡發展。

現代晉語中，陽聲韻庚二、耕讀齊齒呼的例子見表 10；關中片中，陽聲韻庚二、耕

讀齊齒呼的例子如韓城、宜川白讀“冷 [lia]”（張維佳  2005: 129）、西安白讀“耕
[tɕie]”（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 343）。與入聲韻相比，陽
聲韻讀齊齒呼的現象引起學界關注的時間較晚。侯精一（1999a: 107，附注 4）指出
“晉語中非齶音聲母的舒聲字也並非沒有 [i]介音。例如：平遙‘棚子’的‘棚’白

14 從唐宋時期的對音、押韻和注音來看，曾梗攝開口洪音的入聲字讀齊齒呼有關中、敦煌、銀川等
地；並非僅限於唇音，牙喉音、舌齒音也參與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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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piɛ31]，‘迸開’的‘迸’白讀 [piɛ35]。橋本先生可惜沒有看到這些材料”。橋本萬
太郎“沒有看到”的原因是它的語音特點不如入聲韻的明顯，音變呈現更加萎縮的狀

態。在梗攝二等讀齊齒呼上，陽聲韻與入聲韻相同；在曾攝一等讀齊齒呼上，陽聲韻

幾乎未發現有此現象，這與入聲韻不同。陽聲韻和入聲韻讀齊齒呼的核心區域在晉語

區，但陽聲韻讀齊齒呼的擴展區域明顯小於入聲韻。因此，在現代西北方言中，陽聲

韻字讀齊齒呼比入聲韻的音類範圍和區域範圍要小，音變不同步。

表 10  晉語代表點白讀的梗攝二等開口陽聲韻讀齊齒呼舉例（沈明  2022: 59–60）

耕 迸 冷 生

并州片

清徐 - piɒ～裂子 - sɿ～飯
平遙 tɕiᴇ～地 piᴇ～開 liɑ～水 ʂɿᴇ～日
孝義 tɕia～地 pia～火星 lia～水 ʂa～飯

五台片
忻州 tɕiɛ～地 piɛ～著了 lɑ～蛋子 sɿ雙～子
定襄 tɕie～地 pie～開 lɑ～子：雹 sɔ～人

呂梁片
嵐縣 tɕie～地 pie～裂子 la～水 suə～日
臨縣 - piᴀ～火星 liᴀ～水 ʂᴀ～日
汾西 - - lei～水 sei～米

汾河片
臨汾 tɕiɛ～地 - lϫ～水 -
河津 tɕia～地 pia～火星 lia～的 ʂa～的熟的

音變不同步的主要原因應與韻尾脫落的先後有關。唐五代的漢藏對音中，ŋ尾
在庚、清兩韻除去“更、孟、驚、明、盟、楹”6字外全部消失（羅常培  2012: 
88），而塞尾在漢藏對音中基本保持（羅常培  2012: 83–85）。在不空譯咒梵漢對
音中，“梗攝青清韻韻尾的消變更厲害，一是咒語對音裏一律沒有鼻音尾，二是不

限於鼻聲母字”，“羅常培先生根據漢藏對音推測，唐陽清青等韻的韻尾弱化直到

9世紀才出現，我們可以證明長安音裏這種音變提早了一個世紀”（劉廣和  2024: 
190, 192）。陽聲韻在宋西北方音中韻尾已經脫落（王洪君  1987；龔煌城  2004），
而“從骨勒茂才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對西夏文的漢字注音看，入聲字基本上自成

一類，這說明當時的入聲調類還是存在的”（許寶華  1984: 441）。15現代晉語中，

陽聲韻韻尾已脫落，入聲韻的塞尾基本保持。鼻尾脫落後，韻腹暴露在音節的末尾，

變化的機會增加，缺少了韻尾的“保護”，元音受前後音段同化、異化的機會增多，

並非僅向高化、裂化的方向移動。因此，經過千年的演變，陽聲韻、入聲韻音變的

發展就逐漸不同步。

15 夏漢對音中，龔煌城（2004）的入聲構擬為開音節，李範文（1994）構擬為喉塞尾，因而贊同李
氏的構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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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蘭銀官話的外來影響

張建軍（2015: 55）認為銀吳片、河西片的“這一特徵屬於外源層次，是山西方
言影響的結果”，邢向東、張建軍（2022: 930）認為“德陌麥韻幫組字讀齊齒呼在晉
語中有著古老的歷史，但就西北方言來說，則可以判定為明清以後受山西方言影響的

結果，其歷史層次最早可以推到明代”。蘭銀官話德陌二麥唇音字的韻母有 [ie][ia]高
低兩類，其中 [ie]類與晉語相同，贊成前賢對其來源的推測，認為它是來自山西移民
後裔的語言，但 [ia]類較複雜，需解釋。一般來說，在通語中，如果德混入麥、陌二，

主元音就前化（ə > a）。從西北漢語讀齊齒呼的 72個點看，德、麥、陌二合併後主元

音發生前化的是官話或離官話較近的方言，如銀川、呼和浩特，因此推測它是在官話

覆蓋後發生的音變現象。官話“白百拍麥摘宅窄拆”等字的韻腹為 [a]，官話的滲透
以致銀吳片、河西片的部分主元音為 [a]類（低元音類），就贊同鄭張尚芳（2012:  
204）“e > ie > ia”音變鏈的解釋。

6.4. 其他方言德麥陌二（包括對應的陽聲韻）讀齊齒呼的分佈及類型特徵

在 194個曾梗攝開口洪音讀齊齒呼的調查點中，16“曾梗攝的開口洪音均讀齊齒

呼”類 107點，“僅梗攝的開口洪音讀齊齒呼”類 72點，“僅曾攝的開口洪音讀齊齒
呼”類 15點，以晉語、蘭銀官話、閩語、客家話為多，見表 11。總的來看，二等讀
齊齒呼計 179點，一等讀齊齒呼計 122點，二等比一等多的原因是二等主元音的舌位
更靠前，更易滋生 [i]介音，發生 a > ia的音變。

表 11  曾梗攝開口洪音讀齊齒呼的分佈

晉語 蘭銀 中原 西南 吳語 徽語 客家 贛語 湘語 閩語 平話 粵語 土語

數量 45 21 6 9 3 5 20 14 3 56 4 5 3
比率 23.2 10.8 3.1 4.6 1.5 2.6 10.3 7.2 1.5 28.9 2.1 2.6 1.5

德、陌二、麥開口讀齊齒呼不僅見於北方的晉語，也見於南方的湘、客贛、吳、

閩、徽、土語等，因而這種現象是多點發生的，屬漢語方言的共同創新，原因是各地

16 材料來源：西南官話和方言來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2003）；閩語來
自林倫倫、陳小楓（1996）、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8）；客贛語來自福建省地方志
編纂委員會編（1998）、劉綸鑫（1999）；吳語來自曹志耘（2002）、王文勝（2012）；粵語
來自謝建猷（2007）、鄭張尚芳（2012）；湘語來自鮑厚星（2006）；徽語來自孟慶惠（1997）、
陳瑤（2009）；平話來自謝建猷（2007）；粵北、桂北、湘南土話來自莊初昇（2004）、謝建
猷（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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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言有共同的特徵。侯精一（1999b: 25–27）歸納了晉、吳語的四條類型特徵，17不

止四條，如德麥陌二的主元音偏前也是其中之一。大概晉、閩等語中德韻的主元音為

[e]，比中原的 [ǝ]偏前；陌二麥的主元音為 [a]，比中原的 [ɐ]偏前。前元音的高化變
[i]、裂化滋生 [i]介音是各地方言讀齊齒呼的原因。武王滅商、平王東遷、秦滅六國、
十三朝定都西安等以致古秦晉方言滲入到中原雅音中。一般來說，向南是漢語波段或

漸次擴張的方向之一，南方方言源自北方，不同時期的北方漢語均疊置著相同的語音

成分，因此今天南北漢語方言就有一些類型特徵。

7. 結論

通過對西北地區唐宋、明清和現代三個階段的方言材料分析，發現西北方言德、

陌二、麥已混同，主元音為 [e]，少數由 [e]高化為 [i]，與職、昔、錫混同，西夏時期，
這些元音高化到頂後開始裂化，音變表達式是 e > i > iə > ie；明清蘭銀官話、現代晉
語是唐宋西北方言音變的繼續和發展。從音變的同一性和差異性看，西北方言的這一

特點是同源性質，不是接觸趨同。這種音變在中原官話的侵襲下逐漸退守，如今僅局

限在晉語、蘭銀官話中，以唇音字為多，呈現衰減的態勢。合口字不參與這種音變，

原因是合口介音是後元音，阻礙後接元音的前化變 [i]；陽聲韻與入聲韻的音變不同步，
原因是因陽聲韻的鼻尾比入聲韻的塞尾丟失的時間早造成的；蘭銀官話的外來影響造

成了 ie變 ia；曾梗攝開口洪音字讀齊齒呼在南方漢語中廣為分佈，屬漢語的共同創新，
主元音偏前是產生音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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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Vowel Raising and Breaking of De, Mai, Mo-II 
Kaikou Rhymes in Northwest Dialects

Huabin Li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ialect materials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modern era in Northwest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northwest dialect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ong Dynasties, the de, mai, mo-II rhymes (three Middle Chinese rhyme 
categories) had already been merged, with the main vowel being [e]. In a few cases, [e] was raised to 
[i], which led to the merger with the zhi, xi, xi rhymes (three Middle Chinese rhyme categories). During 
the Western Xia period, after these vowels reached the highest degree of raising, they began to undergo 
breaking, following the pattern of e > i > iə > ie. Such phonetic changes continued and developed in the 
Lanyin Mandari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n the modern Jin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of phonetic changes, th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s 
is of a cognate nature, not a result of contact-induced converge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this phonetic change in the northwest dialects gradually retreated. Nowadays, it is only 
limited to the Jin dialect and the Lanyin Mandarin, mostly involving labial initial characters, and shows 
a declining trend. Rounded syllables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is phonetic change, and the phonetic changes 
of yangsheng rhymes and rusheng rhymes are not synchro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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